
“网暴”纠缠

被疾病击垮的不止身体还有心理A

能否参照残障人士就业那样办厂帮扶？C

只要一份工作就能提起心中那股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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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工作是生的希望也是活的勇气B

大的针头刺入皮肤，
随着机器的运作，鲜红
的血液被导出体外，一

圈圈流转，最终又输回体内，至少
持续四个小时。因为身患尿毒症，
这样的血液透析过程，周姐每周要经
历三次。

常年接受血液透析再加上身形瘦弱，
周姐的手臂上鼓起假性动脉瘤。大热的
天，她仍旧穿着长袖，掩盖住手臂上一个个凸
起的小包。这些小包不仅提醒着她病痛的存
在，还有着另外一层威胁——“去外面找工作，人
家看到你手上一个个肿包，都不敢要你。”

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尿毒症患病人数约
300万，且仍在逐年增长，截至2021年 12月，我国需
血液透析总人数近88万。虽然并非所有患者都会像
周姐一样手上鼓起肿包，但大多数患者都有与周姐一样
的苦恼：确诊尿毒症，让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工作，当经过
治疗病情稳定后，再想回归社会却成了一件难事。面对重
重压力，不少尿毒症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心声：“我们渴望的
不过是一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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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从线上到线下的8月 17日，张婷起
诉北京微播视界科技
有限公司（即抖音 APP
的运营实体）网络侵权
责任纠纷一案在北京
互联网法院开庭。

这是一起“醉翁之
意不在酒”的起诉。张
婷告诉羊城晚报记者，
此次起诉，她请求判令
被告披露账号“大某某
农场”的真实身份信
息，并删除“大某某农
场”及其关联 ID 发布
的侮辱诽谤原告的侵
权信息。届时，被告北
京微播视界科技有限
公司将退出，原告则在
获知“大某某农场”的
真实身份信息后将其
追加为被告。

开庭前一天，张婷
在其发布的视频作品
下面表示，一年多来，
她遭遇了一个人持续
的网暴纠缠，并且严重
蔓延至现实生活。不
堪其扰下，她决定拿起
法律武器维权，“再艰
难，我也会坚决走完司
法程序。”

羊城晚报记者同
时采访了解到，面对张
婷的“网暴”指控，账号
“大某某农场”的运营
者李雨禅亦扬言“会实
事求是回应张婷在文
章中对我的指控”，并
称“我们法庭见！”

2020 年 12 月，张婷运营的
抖音账号“相某”因一则短视频
意外爆火。

在这则视频中，张婷分享自
己工科博士毕业，本科靠勤工俭
学、助学贷款念书的故事。其姣
好的面容、娓娓道来的叙述以及
长久以来历史文化爱好者的形
象，与人们对工科博士的刻板印
象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让张婷
迅 速 收 获 了 340 多 万 的 点 赞
量。此后，不到一个月时间，账
号“相某”的粉丝量从 200 多万
飞涨到近1000万。

伴随巨大网络流量而来的，
有善意，也有杂音。很快，一些
自媒体账号开始质疑、攻击她学
历造假、求学经历胡编乱造，“相
宜博士学历”的话题很快就上了
相关热榜。

面对这些纷纷扰扰，张婷最
初选择了息事宁人。2021 年 1
月，她在一个视频中晒出了自己
的博士学位证书。针对其学历
的质疑声音渐渐散去，但一个名
为“大某某农场”的账号此时站
了出来，并开始持续不断发视频
谈论、质疑她。

记者采访获悉，“大某某农
场”的账号由李雨禅运营，但有
关最初的过节，双方说法不尽相
同。

“我跟她完全不认识，如果说
非要找到一个由头，那我绞尽脑
汁只能想到一个点。”张婷说，“相
某”爆火时曾引发很多讨论，当中
夹杂“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她
的粉丝和家人朋友就针对这类视
频点了举报，“可能当时就点到了
她发布的一条视频。”

在她看来，视频平台对举报
有相应的申诉机制，“如果视频
是正常的，人家为什么下架了相
关视频，还将她的账号封禁了一
个月？”

但在李雨禅看来，这纯属恶
意举报。今年 1月，她在微博上
发表了《我被网红女博士起诉全
过程》系列视频，当中提及，一个
1000多万粉丝的女博主在 2021
年1月对她的账号进行了恶意举
报，导致她的账号一个月发不了
作品，“我当时非常生气，个人感
觉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帮你纠正
了一下你的古诗词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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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李
雨禅强调，自己没说张婷一句
不好，却因认定“侵犯名誉权”
被封禁一个月，向平台申诉也

“不给我公平”，“这个小小的
不公平，才是今天这个大矛盾
的源头。”

彼时，由于一个月不能在
视频平台发表作品，李雨禅称
不想露脸，便开了一个多月的
电台，“我每天都要去开一会
电台，礼貌地表达我的愤怒。”

她否认曾经在直播间谩
骂过张婷，“我从来不骂人，骂
人是违法的。你只要把我骂
你的视频拿去报警，警方百分
之百受理。”

张婷则称自己有相关的
视频录屏，“那一个月她每天
晚上直播，就是说我一个人，
各种各样的猜测。我们后来
报警‘诽谤罪’，大量的证据内
容都是来自这个直播间。”

她向记者提供的一张抖
音页面截图显示，账号“大某
某农场”的账号介绍中写道：

“我被千万粉丝网红张婷（相
某）投诉，被处罚一个月内不
能发视频，每晚9:30直播……
声明：2021 年 3月 30日之前
专注研究‘乡村阿姨’不动
摇。”而在另一张直播间页面
截图中，有部分粉丝在下方留
言“香瓜野心大着呢”“我感觉
香瓜家里人一直在让她挣钱”
等。

张婷告诉记者，对方在春
节期间也持续不断地在直播
间“胡说八道”，给她造成极大
的精神困扰。那段时间，她暂
时退网，试图不再去关注网上
信息。当有相识的博主表示
愿意为两人从中说和时，她情
绪激动下“就跟这个朋友在一
对一的微信里面发泄了一下
自己的负面情绪”。

尽管张婷强调这些话只
是“朋友之间私人的聊天”，但
其中“一起死”等字眼彻底触
怒了李雨禅。此后，李雨禅
多次拨打 110 报警，并实名
向陕西省教育厅等部门举
报，称张婷多次恐吓威胁要
与其一起自杀，还指使他人
向其传递人身威胁的信息。

至此，两人的交集正式从
线上走到线下。

2021年年中，张婷博士毕业入职陕
西某高校，也渐渐开始恢复视频直播。
记者留意到，此后，李雨禅针对张婷在直
播和发表的视频中出现的如“错误穿戴
防护服”“我们日本”等问题，向有关部门
进行实名举报。

李雨禅在名为《分享我实名举报的1
千件事》的系列视频中，介绍了她对张婷
穿着二级防护服监考视频的举报情况，“防
护服应该先穿哪个部分，再穿哪个部分，如
果程序乱了，会出现感染源，我看张婷把
防护服程序穿错了，我就实名向她学校
举报了。”

她在该段视频中称，“学校向张婷核
实，防护服没穿错，你们学校和张婷是卫
健委吗？你们说了算吗？这事不该找专
业人士核实吗？那么大的事情，这个事
情我还会进行反映，大家等我结果。”

对此，张婷解释称，视频拍摄的是穿
防护服的一个过程花絮，并不是呈现最
终穿好的状态，“正在穿防护服，帽子还
没戴呢，你就说我不戴帽子。”

在张婷看来，李雨禅的某些举报纯
属胡搅蛮缠，“直播间是口语表达的场
景，她去掉语境，把某一句话单独拎出
来，煽动不明情况的人。”

她举例说，某次直播中提到日本作
家中村恒子的作品《人间值得》，“因为日
本作家的名字很难记，突然间说到的话
得想一想，她就掐头去尾，去掉语境，刻
意把‘我们日本’这几个字点出来煽动网
暴，导致一些不明真相的网友在我的私
信评论区和我的直播间各种谩骂侮辱。”

对此，李雨禅认为，张婷作为一个拥
有800多万粉丝的共产党员，同时也是
一名国家兵工院校的老师，若她的口误
不被纠正，会在我国和日本的未来外交
关系中留下隐患，“如果小问题不纠正，
等变成大问题以后，纠正成本就很高
了。”

从2021年中至今，面对李雨禅一次
次的重复举报，张婷不得不一次次向任
职的高校写情况说明材料，“起码写过二
三十封情况说明。只要她一举报，从分
管副校长到人事处长，到研究生院院长、
纪委书记，再到二级学院院长和党委书
记，全部都得忙活起来，几天之内必须得
回复。”

“每一次都调查，学校要开会，再给
我开会谈话，再来写情况说明，再在起草
的回复上盖章，整个这一套流程得走
完。”张婷说，这样的事情已经严重影响
到自己的正常教学工作，“比如我正在上
课，正在给学生开会，领导通知说案件又
来了，要求必须马上快速回复信访。”

为此，张婷身心倍感压力巨大，“我
一个刚刚入职的教师，天天被人举报，也
不可能跟每一个人去解释，不了解情况
的人就会觉得这是个‘问题教师’，对我
名誉造成很大损失。”

“我就是这种较真的性格，不是从张婷
这里才开始的。”李雨禅自称，在举报张婷之
前，自己就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举报达人，
自济南开通12345市民服务热线后，她就经
常致电，小到高铁上“光卖烧鸡不卖饭”，大
到小区垃圾场选址。“最多的时候一年打了
380多个电话。”她说，“信访是国家赋予我们
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为什么不用？”

李雨禅坦言，对于举报张婷一事的反
馈，她并不满意，“2022年6月前，我信访的
与张婷有关的所有问题，在国家信访局系
统上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复，6月后，只有两
次回复说正在受理。”

2021年8月，不堪其扰的张婷以“被诽
谤”为由向李雨禅居住地的公安机关报了
警。次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宋庄派
出所出具受案回执，同年10月，通州分局正
式立案。

2022年1月，张婷委托律师向北京互
联网法院提起诉讼，“报警已经刑事立案
了，再走一下民事诉讼的程序。”

“作为张婷被网暴案代理律师，可以证
实2021年10月17日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
局已经就张婷被诽谤案进行了刑事立案，目
前案件公安机关正在侦办中。”代理律师周
兆成告诉记者，诽谤罪属于自诉案件，但如
果严重危害了社会秩序就可以构成公诉案
件，“由于张婷粉丝量巨大，所以影响极其恶
劣，的确符合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特征。”

周兆成认为，网络暴力是当今互联网
的新生事物，当前由于网络暴力立法不完
善，所以各地公安机关对网络暴力违法犯
罪活动打击力度不够，也导致网络暴力悲
剧层出不穷。此次，公安机关积极介入打
击网暴违法犯罪行为，体现警方积极作为
介入互联网生态治理，“张婷被网暴案的维
权，也给网暴受害者提供一个全新的维权
案例。”

对此，张婷表示：“如我的案例能为打
击网暴贡献出一丁点积极意义，这一年多
的遭遇也算值得了，所以再艰难，我也会坚
决走完司法程序。愿天下不再有任何人受
到网暴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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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遭举报的网红博主：坚决走完司法程序

紧盯不放的举报者：实事求是回应指控

文/羊城晚报记者 李妹妍 实习生 郭依璇
图/受访者提供

2015 年，31 岁的周姐
确诊尿毒症，这对盛年的
她来说是个致命打击，刚
患病的头三年里，她一直
不肯接受这个事实，“当时
状态特别差，不仅身体情
况不好，心里也不好过，整
个人完全崩掉了。”

病痛的阴影摧残着周
姐的身体和心理，又延伸
到整个家庭，家里常年笼
罩着一种死气沉沉的氛
围。更为糟糕的是，她完
全看不到生活的希望，“因
为我不能工作了，看病要
花钱，家里两个孩子又
小，我老公压力很大，
我 给 家 里 拖 了 后
腿。”周姐说。

同样的苦闷
发 生 在 关 大 哥
身上，年近五
十 的 他 ，已
有 12 年 尿
毒症患病
史。“我
之 前
还能
打

工养家，生病后很多企业
工厂为降低风险，就不要
我们了，我们大部分病友
患病后，一开始就待在家
里啃老。”关大哥说道，“我
先是啃老本，老本啃光了
就开始啃老，我母亲都六
七十岁了，还在辛苦栽那
几亩田，就是因为我生病
了。”

尿 毒 症 患 者 肾 脏 受
损，无法自行排出身体的
代谢产物和毒物，不能满
足人体基本的代谢需求，
如果不进行治疗，最终会
引发严重并发症，危及生
命。“但只要定期进行透
析，我们再活二三十年都
不成问题。可几十年的医
药费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关大哥算了笔账，之前在
湖南老家乡下，定期去三
甲医院进行血液透析，透
析费用再加上药费和往来
交通费等，一个月花在看
病上的钱在1800元左右。

虽然肾透析被列入医
保目录内，但尿毒症的治
疗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
久累积，普通家庭也倍感
吃力。周姐和关大哥听过
不少病友不得已放弃的经
历，提起来仍旧唏嘘，“很
多年轻人才二十来岁就撑
不下去了，很多病友都会
觉得自己是负担，是累
赘，也不忍心让家里人
跟着受苦。”

随着血液透析中心的工位逐
渐饱和，他们又成立了宝树堂劳
务服务公司，专门为尿毒症患者
介绍工作，希望能为他们解决再
就业难题，周姐与关大哥皆得益
于此。“一开始我也是做文员，现
在做网店运营。有了工作之后，
我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状态一
天比一天好。”摆脱掉之前的浑浑
噩噩，如今的周姐妆容干净，穿着
优雅，气质大方，一扫丧气。

在拥有 96 个病人的时候，谢

强做了一次统计：经过努力，广州
宝树堂血液透析中心 85%以上的
病友找到工作，能够回归社会。
女性每月工资大概为 3000 元，男
性则在5000元左右。“不少岗位包
吃包住，再加上我们的透析费用
相对便宜，在广州能达到这个收
入水平已是很不错了，能够维持
基本的生活”。

但在尿毒症患者群体中，这
样的幸运儿尚在少数，周姐所在
的病友群中仍有很多人依旧被再

就业问题所困扰。目睹这些，有
时她会突发奇想：“如果国家或者
企业能够提供支持，针对我们这
个群体，建立起像针对残障人士
就业那样的工厂，该有多好！”

这样的想法不止在周姐脑中
浮现，谢强 也 有 如 此 打 算 ，他
说：“我们也有计划跟一些爱心
企业谈谈，看能不能开一个加
工厂，比如做点小手工之类的，
比较轻松，又能解决病友们的
再就业问题。”

患病治病 12 年，关大哥与不
少病友私交甚好，在他看来，只要
一份工作就足够提起病友心中的
那股气，“我们就是想要一份工
作，不求能挣多少钱，但能够养活
自己，保证每个月能按时透析就足
够了，起码不会给家里添负担。”

虽然很多患者正值盛年，但要
找到一份工作，并不容易。

最大的限制来自于时间。尿
毒症患者需固定每周三次到医院
或是血液透析中心进行透析治疗，
一次就需花费起码四个小时。“我
到工厂打工，请假一两次可以，每
周请假那么多次，还那么长时间，
哪个工厂会要你？”关大哥解释
道。

其次，由于身患疾病，工种上
也有了限制。一些病友在进行血
液透析后，很容易感到疲惫，没有
精力继续投入当天工作，身体发
虚，无法提重物，再加上存在并发
症隐患。“血压高时会头晕头痛，

血压低时会站不稳，有时候还会呼
吸困难。”周姐提到。因此，很多
工作都难以胜任。

除去自身的条件限制，另外的
难点，则来自于外界的排斥。记者
采访到的尿毒症患者都不约而同
提起这一点。即使在日常生活中
与常人无异，尿毒症本身也没有传
染性，但在找工作过程中，绝大多
数病友都曾遭受过排斥，“找工作
时交体检单，人家一看你得了病，
就不要你了。他们也是怕你工作
时有个三长两短。我们理解，但是
心里还是不好受。”周姐说道。

这些年来，关大哥最为感念
的，还是两年前的一通电话。电话
的另一边，广州宝树堂血液透析中
心的教授谢强为他介绍了一份工
作，“他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一下
子就觉得有了盼头”，于是，2020
年，他从湖南老家来到广州，成了
一名电工。

作为肿瘤病理学专家，又在放

疗领域钻研多年，经手病人无数，
谢强逐渐意识到尿毒症患者再就
业的问题。“到 2030 年，全国尿毒
症患者预计有六七百万左右，这六
七百万患者背后都对应着一个个
艰难的家庭；患者经过治疗病情稳
定后，如何回归社会，这是医学无
法解决的问题。”谢强解释道，“我
见过不少病人，得了尿毒症整个人
就垮掉了。但如果有份工作，即使
赚不到多少钱，有点事做，也就有
了一份精神寄托。”

起初，谢强将这些病友安排在
广州宝树堂血液透析中心工作，或
是导诊或是保洁。“我们有个姑娘
原先住番禺，经病友介绍来我们这
儿。她才十七八岁，就觉得人生没
希望了。我们先安排她进行治疗，
一个多月后又让她在中心做导诊，
后来又介绍了一份文员工作给
她。”谢强回忆，“现在你再看到
她，跟之前就是两个人，很有朝
气，也爱笑了。”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谢小婉

病房内尿毒症患者正在接受血液透析

硕

尿毒症患者：

因病失业，病情稳定后，漫长而频繁的透析让他们的再就业之路艰辛异常


